【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杜同仿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刘嘉欣  郑  妍
一、采访时间

2012年6月20日。
二、采访地点

三元里校区办公楼。
三、人物简介

杜同仿，男，1949年9月出生，广东省紫金县人。1982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留校任教。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期从事中医药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中医药理论基础深厚扎实，对中医药古典医籍及中医临床学钻研尤深。先后主持或参与各级科研项目15项，在国家及省部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篇，主编或与他人合著已出版的著作有《高等中医研究参考丛书内经》、《温病名精华选析》、《脉经校注》、《脉经语译》、《子和医集》、《中医药学高级丛书温病学》、《医学纂要》、《冠心病中西医诊疗与调养》、《中国中草药彩色图典》等9部。从事中医药临床工作30余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善于学习与总结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对中医奇难杂病有较高深的造诣，尤长于治疗肺支气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胃疾病。医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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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医风端正，疗效卓著，受到广大患者普遍的好评。主持编纂与编审《常见病中西医诊疗与调养系列丛书》，以内容丰富翔实、通俗易懂而深受广大读者普遍的欢迎。
四、采访记录
记：请问老师您是1977年考入我们学校的吗？当时所读的专业是什么呢？
述：对，我读的是医疗，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医疗专业也叫中医专业，另一个是中药专业。医疗专业一共有240个人，当中有230个是中国人，10个是朝鲜人。当时医疗专业就分成了两个大班，每个大班120人，然后大班又分成3个小班，那10个朝鲜人就分到了我们一大班。中药专业只有40个人。那一年全校招生就只有280个人，包含了10个留学生。
记：当时那10个留学生为什么会过来学习中医专业呢？

述：他们是朝鲜那边派过来的。后来我问了，他们先到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一年中文，再过来跟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学习中医。但是他们怎么考进来我就不怎么清楚了。
记：那您当时为什么会报考中医学院呢？
述：（笑）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我就只有一个志愿，就是广州中医学院。其实在考入之前我已经从事了10年的中医工作，1968年高中毕业后我就一直从事中医工作，当赤脚医生。后来恢复高考了，自己想想还是要到正规的医学院校读一下，所以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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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了。
记：那当时做赤脚医生也要考试吗？还是选出来的？
述：当赤脚医生不用考试，是选出来的，其实等于自学，边学边干，但肯定要学得差不多才能干活，什么都不会是干不了的。像我们以前在农村里面，没有什么人会医疗，中药、西药、采药、打针，都是你一个人啊，条件真的是很艰苦的。
记：当时做赤脚医生的时候有没有师傅带的？还是全部自己摸索？
述：主要靠自己摸索，然后就自己想办法去那些老中医那里看看，跟着学一下啊，他们肯给你看就给你看，哪里还有人教你那么好（笑）。
记：那你当时学中医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兼顾西医的学习？
述：也要一点啊，毕竟当时还要帮人家打针啊，基础也是要学一点的，都是自己找点书来学习。进了中医学院之后，学习的课程中70%是中医，30%是西医。但实际上我们70%的课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西医的学习上。因为那时老师想多教我们一点，往往是按照中山医的标准给我们授课，讲解的知识就像压缩饼干一样，那要消化就要花很多课余功夫了。所以后来啊，我们这届有同学考中山医的西医专业研究生， 照样能够考得进（自豪地笑）。
我们这一届的一组人曾经在新会中医院见习，中山医恰好也有一组人在新会人民医院见习，当时因为新会中医院西医方面比                                                                                                                                                                                                 
较差，我们组长就想到新会人民医院见习一下西医。结果新会人                                             —3—

民医院的人就说：“你们中医学院的学生搞什么西医啊？你们搞不了的。”我们就说：“我们搞不了，那派个人来看看也行吧。”然后就派了一个人去旁观手术，新会人民医院的人就说：“怎么？你也来做做？会不会缝针啊？”我们派过去的学生已经做过外科医生的了，三下两下就缝好了。他们就惊讶了：“哟，你们中医学院的学生怎么缝针那么熟练啊？没想到你们中医学院的人连西医的技术都这么高！”最后我们就和中山医的学生一起旁观。那时我们是真的下了功夫，连中山医都不敢看低我们。当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都很用功啊，读书很认真，没有一个偷懒的。1979年的时候，学生实习管床位不像现在一个博士生才管两张床，我们当时本科实习那一年已经要管10张床，这10张床全部都归你管，你要对他们全部负责，他们的进院、出院、首次病情记录、在这期间的每一次查房等都要你来负责。星期六日你哪能往外跑，如果有一个重症病号，你还必须时时刻刻去病房查看他病情稳不稳定，不稳定还不敢走。三班倒，连续三天一个夜班，整天都要泡在医院。
记：那么求学时代还有没有让您至今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例如您的任课老师或者同学啊？

述：当时我们的任课老师那是相当不错的，讲课讲得非常漂亮。这是沈炎南沈老年轻时候的照片（指照片），是沈老在泰国出诊时的照片。这是沈老和他的研究生卢传坚，现在省中医院的副院长。沈老是内经老师，而且他的医疗技术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讲课最出名就是素问的咳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4—
单单这一句话他就可以把整篇课文的思路连贯地讲下来。

记：您还记得当时学校的教学质量、设备、学风与现在比有什么分别吗？
述：当年学校的教学条件是相当差的，240个人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你想想，桌子是那种又窄又长的板凳条，你想想上课的条件是多么艰苦。但是教学质量肯定比现在好得多，那些老师无论中医西医都讲得很好的。那时候没有教材的，就是拿“文革”工农兵学员的教材来上课，教材很差而且内容也远远不够，那怎么办呢？老师们就自己编一些补充教材给我们，刻在钢板上然后再印出来。但是那时候他们的讲课相当精彩，中医老师是沈炎南教授，内科老师是邱和明教授，邱老讲内科那是讲得绝对好，教骨科的是岑泽波教授，讲骨头是如何诊断等等讲得相当精彩。西医也有很好的老师，像教解剖学的卓国棠教授、伍亚礼教授，教组胚的陶自强教授，教免疫的梁旻若教授，还有教脾胃学说的王建华教授，脾胃研究所就是由王老一手创立的，他是学西医出身的但是对脾胃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就是说，只要有好的老师就算没有好的教材也可以教出好的学生！
记：那现在比起您当年学习的时候，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差距是吗？

述：当然有很大差距啦，起码教学质量就没有我们当时那么扎实，现在有些医学研究生毕业还不会看病，那时候我们本科生出来，哪一个不能够看病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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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是教风一个是学风，包括老师要想怎么教好书、备好课，怎么样把课讲得生动些让学生多学点，所以应该从教和学这两个方面去评价。学校规模大了，设备好了 ，但是内涵怎么样提高啊？真正的教学质量怎么提高啊？这些都是学校、教师、学生应该真正关心的问题。
记：您当初毕业了以后，班上同学的去向如何呢？
述：当时我们的就业是由国家分配的，大多数同学都回到了基层和农村的医院，留在县城的很少。但之后有一些人就去攻读研究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国去从事中医事业了，也干得相当不错。像那个唱泰坦尼号主题曲的歌唱家Celine Dion想通过试                                              
管婴儿孕育一个胎儿，但试了5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她听了她助手的建议找了一个加拿大的中医师，这个加拿大的中医师就给她进行中医针灸，通过中医的治疗，第6次她成功怀上了，而且还是双胞胎，最后还顺利产下了双胞胎。而这位中医师也在加拿大出了名，这个中医师就是我的同学叫张爱娜。现在我的很多从事中医工作的同学都很出名啦（笑）。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不善于宣传中医，外国人也不相信中医，但是我们通过种种成功的案例让外国人刮目相看接受中医，现在中医在外国反而被宣传得很厉害。
记：那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关于您的工作生涯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是教学方面，您当时留校是在内经教研室，请问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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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首先呢，当时留下来学生不能说随随便便就能去上课啊，一般都是先跟师，我当时是跟着沈老去上课，包括内经的所有课程以及临床实验课。一般新老师上任的第一年是不能上课的，首先要跟着老师来上课旁听，到第二年才能参与一点教学课程，开始试讲。
记：那么你们当时是怎么保证教学质量的？

述：当时我们每一个人每隔一个星期都有教研活动，每个人在上课前都要试讲，试讲完之后由带教老师和其他老师点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安排一个下午开一次会，一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或者一个下午的业务学习。
记：那您所在的内径学科在我们学校的创始人是谁呢？ 
述：内径教研室是沈炎南教授和区永欣教授，还有一个是省中医院的教授，我一时忘记名字呢，他也是内经教研室的创始人之一，不过等我们来了之后，他已经去了省中医了，没有                  给我们上过课。
记：您不仅科研上硕果累累，而且还参与多项著书立说的工作，您的灵感是从何而来呢？

述：我们主要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是发掘中华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第二就是跟着老中医学习，就像现在我在整理中的沈老的书，要在科学出版社出版，都是以前跟着沈老学习，整理出来的临床经验；第三就是从临床实践来的，在临床中碰到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都要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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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那时卫生部要求全国重点整理11部中医古籍，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负责《脉经》的整理（打印分享古籍整理的资料）。当时国家相当重视，由卫生部老部长崔部长亲自主持全国名老中医古籍规划会议，最后确定了11部，包括《素问》、《灵枢》、《难经》、《脉经》、《甲乙经》等等。我以前最先跟着沈老，作为他的助手全程参与《脉经》的整理。
记：那您当时整理古籍就是对古籍翻译和解释吗？
述：整理就不仅仅是这些了，首先是对版本的研究，有哪些版本，最好的版本在哪里啊，这些都要搞清楚。世界上现存最好版本有3部，一部珍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一部在                                            日本静嘉堂文库，一部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我国大陆一部都没有。最后我们通过别人弄了一个复印件来研究，整整耗时8年。参与整理的专家有哪些呢？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等等。这些都是全国一流的教授啊，但是到审稿的时候又是另一批人了，但也都是一流的教授啊。
我们当时是很忙的，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出去玩。除了上班，晚上就是在宿舍里面做功夫的，活动的地方除了教研室、医院，就是在宿舍、图书馆。我是在教研室里面扎扎实实做了5年后才去从事行政干部的工作，如果没有那个5年做基础，我的工作就很难继续开展了。那5年的基础就是5年的缓冲，积下来的根基就完全不同了。我1982年毕业，1987年就兼行政干部了。
记：第二部分是关于行政工作方面的，您觉得教研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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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行政工作的工作内容和性质是否很不一样？

述：是啊，不过说实话那时候看病、教研室的工作和古籍的整理都已经全部上轨道了，我也可以自己编教材自己主讲一门课了。那时候我兼任了行政干部学生处处长，还可以主讲一门《中医校勘学》的课程，还兼了一个文献班的班主任，当时还要出门诊，就是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量。不过那时候年轻嘛，只要用心做就可以了，现在我退休了也还是要继续出门诊看病的。所以呢能不能成才，毕业那几年很重要，我认认真真读了5年书，又在教研室那里认认真真干了5年，等于花费了10年的功夫打基础，就算之后我从事行政工作，但是我的业务也是一点不输给人家的啊。
记：您行政工作这么出色，之后还担任了办公室主任，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行政工作的经验吗？

述：我不止做过办公室主任，我先是在基础部当党总支副书记，之后担任学生处处长，然后是党委办公室主任，然后到第一附属医院当副院长兼纪委书记，然后又到中药学院当党委书记，退休之前才到办公室当主任。每份工作都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但是只要每份工作都要用心去做，踏踏实实地干，而且关键是基础要打好。像我的中医基础理论好啊，而且我的中文文书好，那么我兼行政工作就没关系啦。想想当时在学生处做了还不到2年，刚刚把班子打点好，突然就要被调去党委，我当时是不愿意去啊，而且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是领导说之前的党办主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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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去广东药学院当副校长了，之后他就说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了。那我怎么办呢，工作全都丢给我，可是我什么都不懂，就只能靠自己慢慢去摸索，慢慢学文件是怎么签批的，工作程序是怎么样，慢慢摸索慢慢学习。一个人只要肯用心，就肯定能把事情做好的。
记：那么在行政工作中，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或者问题？

述：1991年的时候在党委办公室，当时我是改革办副主任，要推行一些改革，我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可是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总之一言难尽啊。
记：第三部分，作为医生，在您行医期间，有没有遇到一些病人只相信名老中医，不肯看一些年轻医生的情况呢？那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述：这种情况是肯定有的，刚开始的时候病人都很少，都是慢慢病人才多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在老师后面学习，跟着老中医一起操作，在旁边填写病例，他开药方的时候就在旁别抄药方。你想想沈老那时已经70多岁了，我现在还能拿出20多年前沈老的所有门诊记录和上课记录，总共48个医案，65条方全部都有保存。现在的年轻人有好多都根本没有看到记录的重要性，平时不注重记录，不注重保存。

记：那您记下这些医案和处方，是因为平时需要复习还是只是因为习惯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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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每次记录之后当然是有复习的，后来熟了就能够熟记在心上了，好在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我都有保存，不然现在要整理沈老的资料我去哪里找这些第一手资料啊，总共要写20几万字的书呢。
记：您的学生时代和工作时代都见证了学校和一附院的成长，那您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校和一附院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变化发展吗？
述：那变化真是太大啦，一附院原来是破破烂烂的，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原来只有300多张病床，现在有1000多张病床。学校的发展也很快，以前一年才招几百人，全校总共才1000多人，现在一届都招1000多人啦。但是话又说回来，相对应硬件设施和招生规模的发展，学校要提高内涵，提高真正的教学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内涵真正提高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不要形成一种浮躁的风气。时光是自己的，学到也是自己的，不要浪费时光，做任何事情都要记住两个字，就是“用心”！
记：老师您讲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很受用啊，和您的交谈很愉快。今天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不好意思耽误您怎么长时间了。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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